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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理先生原名陈威博，生于 1925 年 8

月，台湾淡水人。1943 年到日本留学。1946 年

回台，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北京大学学习。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马

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馆长，是第一、二、

三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第一届中央国

家机关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研究馆

员，图书馆学家。现定居于日本。[1]

1 台湾公费生概况
1946 年 7 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

举办一场考试，录取了 100 位台湾青年，公费

派遣到北大、厦大、复旦等校升学，这 100 人

被称作“公费生”。他们上榜后，分发到哪所

大学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想去北大就去北大，

想去厦大就去厦大，完全没有任何名额限制或

条件筛选，无须与其他省份的考生再来竞逐一

次。这完全是“中央政府”和台湾政府为台湾

学生开的一扇方便之门。公费生政策是 1946

年台湾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政策，更是 1946 年

台湾学生升学的唯一渠道。[2]

1946 年国民政府派遣至大陆的公费生，是

台湾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有计划培养的知识分

子，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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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方交流活动。所谓有计划培养，是指这

批公费生在学成后要返台进入政府服务一定

年限。若表现卓越，就可以继续在政府部门

工作下去，将来成为台湾政府里本土出身的骨

干。这是公费生的任务之一。所谓有组织的交

流活动，是指公费生们还肩负有学习祖国文化

的责任。公费生的任务之二，就是要去学习和

了解祖国文化，促成两岸知识分子互相了解与

交流，然后再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去。[3] 所以

说这批公费生不论在台湾历史或是两岸关系史

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形式的两岸

交流，不但在清朝以前没有，在两岸改革开放

后亦没有，可说是两岸关系中空前绝后的一段

记载。[4]184-185

解放战争结束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生

滞留在大陆。[2] 其原因各异。留下来的公费生

中，其中不乏优秀者，在某些专门领域对建设

新中国的贡献很大。不过，在几次大的政治运

动中，他们都会因为身份特殊而受到冲击，或

劳改，或流放，或家破人亡，一个人就有一本

说不完的故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走上 1946 年

预定的道 路。

两岸改革开放后，公费生终于可以回到台

湾故土，他们的台湾亲人也可以到大陆探望。

但台湾当局已经完全抹杀公费生的历史，抹去

了他们台湾人的身份与户籍。于是他们的返乡

之路异常艰辛，最终只有少数人顺利返台定

居，大多数只能以返乡祭祖的名义短暂回台湾

停留几 天。

六十多年过去，依然健在的公费生都是

八十余岁的老人，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福

州、南宁、哈尔滨等城市，他们见证了新中国

成立数十年的变迁。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感触，

更加深刻。本文所说的杨威理先生便是其中的

代表。[2]

2 父亲望子成龙——期望他成为一名
政治家

杨威理祖籍厦门同安。小时候，他父亲就

期许这位长子能积累深厚的学问与本领，等到

未来中国崛起，杨威理可以回到大陆，成为报

效祖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外交官。[1]

2.1 从小接受日本教育

台湾同胞在殖民统治时期受教育的机会微

乎其微，杨威理的父亲决定让他从小接受日本

教育。因此，从幼教开始，杨威理就被送到日

本人设立的名牌幼儿园──台北幼儿园。杨威

理父亲是个下级铁道职员，而且台湾人的薪水

又比同职别的日本人要低；日本学校里的台湾

学生也饱受歧视，同样的表现，台湾学生的分

数总是不如日本学生。但杨威理父亲还是下定

决心要走这条 路。

2.2 父亲不惜以养子的策略取得日本人的身份 

父亲考虑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说不定

最后大学上不了，家里就先破产了。在杨威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父亲通过日本好友太斋

君的介绍，成了日本石卷市中目家的养子。太

斋氏和中目氏都是仙台藩士（藩士乃日本江户

时代封建藩主的家臣）。中目氏膝下无后，本

想领养子嗣，于是就收杨威理父亲为继承人。

杨威理父亲就这样取得日本人的身份。不过，

他父亲只有把自己的户籍迁到石卷，才是日

本人户口；他考虑到杨威理将来要赴大陆从事

政治活动，所以把杨威理和母亲的户籍留在淡

水。后因父亲工作之故，杨威理和父亲一起前

往“满洲”进入大连的小学以及大连三中，在

那里度过了 7个春 秋。

2.3 双重身份，骨子里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当时的大连三中实施的是彻底的天皇教

育，还是台湾籍的杨威理表面服从，其实内心

充满反感。他的父亲经常告诫他：“绝对不可

以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只

好忍痛蛰伏一个时期。”杨威理说，有一件事

情使他终生难忘，那就是父亲曾在他的手掌写

一个大大的“汉”字！少年杨威理开始过着双

重身份的人生。在学校，师长和同学都把他视

为具有十足日本意识的日本臣民；在课外，他

偷偷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压抑不住对祖国

的思 慕。

他父亲在杨威理中学毕业前对他说：“你

要考入帝国大学的医学院。另外，还要进入私

立大学法学院夜间部。白天学医，晚上学法，

这一定很辛苦，但你一定要取得两个学位，大

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当政治家。手中握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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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你就能够无所畏惧地坚持你的政治主张。

万一下台，还可以开业，不怕没有饭吃。伺候

良机，东山再起。”足见其父的良苦用心。[1]

1943 年杨威理考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

1945 年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在仙台，杨

威理掩饰了台湾人的身份，谎称自己就是日本

人，同学深信不疑，连班主任也称他是来自

“满洲”的现代化日本青年。但是随着年纪、

学问与见识增长，杨威理的中国人意识愈来愈

强烈。

2.4 公费生招募圆了他的北大梦 

杨威理双重身份的日子在抗日战争日本人

战败后结束了。留日的台湾学生都说：“把大

和魂扔进太平洋，赶快回去建立新中国！”杨

威理憧憬北京大学，决定放弃东北帝大医学院

的学籍回祖国求学。但战后局势混乱，杨威理

无法直接奔赴北京，遂在 1946 年 2 月返回台

湾，被教育处分发至台大医学院。同年 7月巧

遇上公费生招募考试，他旋即考上公费生，以

法科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系。[1], [4]199 为

什么不当医生改学经济？因为他坚信马克思所

言：“不学经济学，就无法理解现代社 会。”

2.5 “沈崇事件”和“二二八事件”后的杨威理

刚到北大，1946 年 12 月 24 日发生“沈崇

事件”，杨威理和许多公费生都参与了反美示威

游行。在台湾参加抗日活动被逮捕坐牢好几年

的詹以昌逃到北京，给予了北大公费生许多革

命道路上的指导。他总是大胆发表反对国民党

的演说，让公费生深夜在他家偷听延安广播，

启发公费生的思想。1947 年 2月 28 日，台湾

岛内发生“二二八事件”，由于国民党封锁了

消息，一开始台湾公费生不清楚真相，后来通

过家人的信件才了解实情。公费生到美国领事

馆的图书馆翻阅香港报刊和外国新闻，整理许

多信息。杨威理是北大公费生的领导，在他的

组织动员下，加上几位大陆学生提供的帮助，

他们一晚上写了十几张海报，第二天一早贴在

北大民主广场的墙壁上，使原本只是发生在岛

内的事件，一天就传遍整个北京城。北京报馆

的记者也采访了公费生，翌日刊载此新闻，上

海的某家报刊还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北大公费生

揭露“二二八”真相的海报墙。北大公费生还

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访问北大几位名教

授谈论“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一本是当时有

关“二二八”的报刊言论集，这应该是台湾人

最早有意识编纂的“二二八”史料。公费生在

“二二八事件”中所做的宣传和努力，引起了北

大进步学生的注意。他们开始接触公费生，让

他们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传播进步思想。[1]

2.6 从北大到解放区到参加建国典礼 

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平津战役开打

前，杨威理就投笔从戎，1948 年假扮商人离开

北平潜入解放区参加革命。三个月后他同人民

解放军再次进城。1949 年 10 月 1 日，杨威理

和北京市民一起参加建国典礼，[5]509 流着热泪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年，杨威理也

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3 杨威理的图书馆情缘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

之缘，杨威理先生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成

为现代重要的图书馆学家。[6]

3.1 中小学时期与图书馆

杨威理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第一次接触到

图书馆，那是台北市一所儿童图书馆。那里美

丽的画册、有趣的故事、热忱服务的阿姨们，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幼小的心间烙下深深

的印 记。

杨威理随父亲来到大连上高小的时候，学

校开架式的图书馆使他铭记于心，那里收藏

的一大批天文学通俗读物成为他天文知识的启

蒙 者。

杨威理在大连读中学时经常光顾“满铁”

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他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苏

联工农红军英俊威武的照片，揭露希特勒镇压

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书籍，也是在那里最初认

识了纳粹分子残忍而凶恶的行 径。

3.2 大学时期与图书馆 

杨威理先生 1943 年在日本仙台市第二高

等学校求学的经历，直接影响他以后的治学道

路和方法。他在学校的图书馆读到了郭沫若的

日译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使他深受启发。

较大的仙台市立图书馆，杨威理先生也经常

去，令他历历在目的是馆员们和蔼、礼貌、周



到的服 务。

杨威理先生 1945 年考入日本仙台东北帝

国大学医学部。帝大图书馆拥有上百万册藏

书。英文原版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杨

先生有幸在这里看到，其中中国共产党好几位

领导人的照片也第一次看到，令他兴奋不 已。

杨威理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

时 [7]406，是图书馆的忠实读者，曾去“偷听”

图书馆学课程。[5]509 学生们强烈抗议当时的北

大图书馆不采购进步书刊。红楼西第一层是学

生自治会自办的“孑民图书馆”，藏有大量进

步书刊（孑民是蔡元培的字）。还有许多被国

民党查禁的书刊藏在校园的许多壁报社的读书

室里，在读书室里杨威理先生读到毛泽东的文

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躲避国民党

搜查，杨先生和同学们在 1948 年夏曾在北大

北楼地下室暖气房的大锅炉里藏匿不少珍贵的

进步书刊。杨威理先生曾说：“孑民图书馆和

这些读书室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的

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我们的进步决不会

那样快。”[6]

3.3 工作时期与图书馆 

1949 年 6 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

最初杨威理负责整理日本人留下来的书籍。9

月，中央俄文编译局图书馆建立，24 岁的杨威

理被任命为馆长，[5]509 这个馆长一直干到 1989

年离休，整整 40 年的光阴。为此他遗憾地说：

“我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到祖国，但没有能够成

为政治家。命运偏偏逼迫我湮没在书堆里。”[6]

1953 年 1 月，杨威理先生组织图书馆工作

人员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完成《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

集》翻译出版任务，对所需图书资料如中外文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论著、翻译必备的参

考书刊等进行大力搜集，还制作了大量的资料

卡 片。

杨威理先生为了完成中央编译局 1954 年

3 月在北京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展览会的任务，带领图书馆的同仁们作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制了一套图书目录，摄制

了数百张珍本书的照片，以便观众在展览中了

解马列著作的不同版本尤其是珍贵版本的收藏

地和相关信息，像最早的德文原版马恩合写的

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等，是一笔不可估量

的珍贵财富。这些努力足见杨威理的图书馆学

理念——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 视。

杨威理先生在这座图书馆服务了 40 个春

秋，建立了一所藏书近百万册、亚洲最大的社

会主义史文献的图书馆。[1] 在长期领导图书馆

工作的实践中，他带领图书馆同仁从理论与实

践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推动图书馆各

项事业持续发展，取得了丰硕成 果。

3.4 离休之后与图书馆 

杨威理先生离休后，虽然身不在图书馆岗

位上，可时刻心系于斯。他于1989年先后到英、

法、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图书馆事业。[6]

杨威理先生到英国，考察了大英博物馆，

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伦敦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不列颠图书馆，剑桥、牛津图书馆以及亚非研

究院图书馆。杨先生因撰《西方图书馆史》，

被大英博物馆赐以“学者专家特别阅览证”，

破例特许有效期五年的奖赏。他特别珍惜，常

借此寻找据说是马克思和列宁经常坐的座位，

在那著名的圆顶阅览室下，体验哲人追求真理

之痛苦⋯⋯[1] 杨先生也考察了伦敦辖区的数所

公共图书 馆。

1989 年晚秋，杨威理来到法国，巴黎的国

家图书馆吸引着杨先生，在那里杨先生也得到

了特别的礼遇，他鉴赏了 16 世纪的法国爱书

家格格里厄的藏书签票，并获准将这一珍贵文

物拍照。杨先生还目睹了路易十四当年获康熙

皇帝赠予的 45 套中文书。该馆东方部主任波

易科女士与杨先生就这 45 套中文书的研究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杨先生还饱览了非常珍贵的

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孤本文 献。

杨先生到日本已是年末时，他来到曾经求

学的地方讲学。曾任骏河台大学日本文学和中

国文学讲师，新 产业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

东京都立大学台湾社会史、中国社会史、日本

社会史客座教授。现在是新 产业大学的名誉

教授。杨威理先生时刻也离不开图书馆，他对

东京的“东洋文库”为读者免费开放体验颇 深。

3.5 不能忘却的记忆——文革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杨威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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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被斗的对象，失去一切权力和声望。他莫

须有的罪名是右派、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

海外关系、台独分子、祖国分裂主义者。[6]

1968 年杨威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抄家。

在单位被劳改、隔离、软禁，工资被扣。1971

年秋，杨威理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

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 1973 年夏天，他

才结束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回到北京，并且

从诸多政治罪名中被解放出来。[1]

4 杨威理的学术贡献
杨威理长期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目

录学和西方图书馆史的研究。主编《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马克思恩格

斯书目》、《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校订《安

巴祖勉图书分类表》，撰著《西方图书馆史》、

《私の昭和史》、《ある台湾知识人の悲剧》、

《蔡元培传》等书。他的所有论文、作品和翻

译、校订、主编著作结集成册，至少有 20 本

专书、数百万字的篇幅，这还不包括他在动乱

年代自行烧毁或是被抄走散佚的数十本日记、

笔记、信件等。杨威理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自

传，分别以中、英、日三种语言写成，尚待出

版。据他自言，还有三四部书稿将要出版，我

们期待这些书籍的问世。

杨威理这位从少年就遵循父亲教诲，立志

成为中国大政治家、外交官的台湾知识分子，

由于命运的捉弄，却成了著述数百万字的学

人，重要的图书馆学 家。

4.1 研究马列主义目录学

《马恩著作集的出版》、《列宁著作集的出

版》两篇论文，发表在 1958 年的《历史研究》

上，成为国内研究马列主义目录学的经典文

章，一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参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联合目录（草目）》

是杨威理先生 1959 年组织本馆与北京图书馆

联合编辑 的。

1961 年，他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论巴黎公社》的“参考书目”，有马恩的

21 篇论著、19 封书信，包括《法兰西内战》、

《论权威》等名著。共开列了 115 篇（封）马

恩的著作、书 信。

国内第一篇介绍马列主义外文书目的文章

是杨威理的《马列主义外文书目的初探》，发

表在 1979 年《图书馆学通讯》上。该文对在

国外出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目，马恩列

斯著作目录进行了介绍，书目 150 多种作为附

录列于文末。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关

注，曾被有关刊物转载两 次。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

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的

综合性论著目录，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

年，杨威理总编带领图书馆同仁于 1983 年编

辑出版的。全书共收录各种不同观点的论著共

1970 条。其中论文 1438 篇、著作 532 本，时

间在 20 世纪初到 1965 年 4 月，用中文在国内

发表的。这是我国目录学界建国后第一本被译

成外文（德译本）的书籍，促进了马列主义著

作目录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我国图书馆界影

响很 大。

4.2 结合编译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

史具体工作实践，进行学术研究

被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列为国际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作品之一，引起当时苏

联史学界注意的是杨威理的《第一国际时期马

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一文，

发表在 1958 年《历史研究》上。他同年还写

了《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创立——纪念马克思

诞辰 140 周年》，发表在《新建设》第 5期上。

《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

发表在 1959 年 5 月《人民日报》上。《鲍威尔

言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

谬论》等著作也是他主持编写 的。

4.3 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推动图书馆各

项事业稳步发展

1953 年的《列宁对苏联图书馆工作的指

示》、1954 年的《把书送给青年工人：列宁格

勒的图书馆群众工作的经验》是杨威理先生与

图书馆同仁们合译出版的；他的文章《图书馆

史话》、《瑞士图书馆巡礼》1980 年分别发表在

《百科知识》、《图书馆学通讯》等杂志上；系

列论文《外国图书馆事业史》连载在《图书馆

学研究》上，后形成专著《西方图书馆史》于

1988 年出版，属开山之作。[8]2 与此同时，杨威



理先生还经常从事讲学活动，主题是马克思主

义著作目录学和外国图书馆史，包括在北京大

学和武汉大学等；杨威理先生搜集资料和学术

交流的范围遍及苏联、荷兰、罗马尼亚、瑞士、

日本、西德等国家，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研

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介绍》等文章。[6] 他在图书馆

事业建设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奉 献。

4.4 西方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研究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威理先

生发奋研究西方图书馆史，“将近两千个日日

夜夜过去了。无论是酷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

冬天，我都紧握着笔杆。甚至在出差的途中，

到国外访问也好，到国内讲学也好，飞机的起

落，火车的轰鸣，都不能使我的双眼离开史

料，使我的笔触离开稿纸”。[5]511

《西方图书馆史》1988 年 5 月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全书约 40 万字，有序、前言、参考

书目、索引、后记和作者简历，共 12 章、60

节，137 目、53 幅插图。该书记述了五千多年

来的西方图书馆发展史，起自两河流域的泥板

文书，一直到现代化的图书馆设立。通过作者

提供的丰富史科，使得我们了解到世界书籍制

度的历史变迁，造纸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各

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图书馆的产生、特点和发

展，服务对象的扩展和服务方式的改变，图书

馆网络的建立与文献资源的共享，图书馆学教

育的兴起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文献工作的

标准化等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方 面。

作者的努力还在于分析了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等与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联系和对它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图书

馆事业对整个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由于

图书馆本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占的特殊地

位，读者可以把《西方图书馆史》当作研究世

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材料来利用。[8]3

《西方图书馆史》虽然论述西方图书馆的

历史，但对于当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

书馆学研究，仍有借鉴作用。同时，它也不失

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8]3

该书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全面、系统

地研究西方图书馆史的专门著作，开辟了我国

系统地研究西方图书馆史之先河。被学界誉为

“一部开人眼界的书”，[6]“系统论述西方图书

馆发展历史的专门著作，为中国研究外国图书

馆史的工作增添了光彩”。[8]2191990 年，该书被

评为全国优秀著 作。

杨威理先生的一生几乎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图书馆。他深刻地体会到“图书馆是个绿洲，

向读者提供可喝的清水”。“办好图书馆需要掌

握一条：要作为一个读者来办馆，千万不能单

纯地以一个馆员的身份来办馆。”[6] 这对所有从

事和关注图书馆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启

迪，一个警示，一份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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